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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场域中的儿童文学走向

崔昕平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场域中，儿童文学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 边缘的文学门类正逐

渐成为热点。 新世纪以来巨大的文学市场

之力也令儿童文学遭遇了商业化趋动的肤

浅化、娱乐化、快餐化，具有文学陌生化追

求、书写中国儿童与现实生活的作品屈指

可数。 多位学者发声，呼吁儿童文学创作

“慢下来”，呼吁警惕“系列化”创作泛滥，

呼吁书写“中国式童年”。 近年来，中国儿

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力量不断显现，创作

的能动性与潜力被极大激发。 几十家出版

社争抢一位名家的现象、疯狂引进的现象

明显降温，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将视野转向

培育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力量。 河北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的由翌平主编的“童年中国

书系”，就是其中的代表。 多位实力作家对

童年、故乡的真挚书写，儿童文学作家群

体有意识地集结创作儿童散文对中国当

代儿童散文的文体提振， 令人印象深刻。

与此同时， 纵观近年来中国式童年的书

写，也始终在思考日益凸显出的、需要正

面“迎视”的相关问题。

首先，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流发展

值得肯定。 2013 年，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年会以“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

式童年”为题展开讨论。 2015 年前后，中国

儿童文学创作逐渐显示出现实题材的大

幅度回归，包括在各级作协“重点扶持”创

作专项与出版业“主题出版”选题推动下，

作家们积极投入了对中国当代儿童生活

的现实主义书写，多部作品具有题材补白

意义。 多题材、多角度、直面当下、介入生

活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

异常丰富的可能。

密集涌现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书写

中，也有部分作品存在阅读后的不满足感。

一些主题先行的立意， 缺少了作家与素材

之间足够的互动， 作品在深入素材与情感

互动上有所欠缺； 部分作品采取了忠实于

生活原貌的写作方式， 追求并达到了描述

生活的真实， 但在真实之外缺少了作家的

立场和对生活的深剖与预判， 而这恰恰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内在思想高

度。 一方面，没有足够明晰的、基于作家主

体的思想认识与精神灌注， 不足以支撑一

部现实主义作品穿越时代的典型意义；另

一方面，基于儿童文学的美学追求，一种隐

在的未来预判， 人类层面的人道悲悯与理

想诗意，仍是极具意义的。

其次，需要辩证探讨的是，基于儿童文

学这一独特的文学门类，强调现实主义创作

是否意味着弱化幻想文学创作？当下的儿童

文学创作，无论长篇还是短篇，现实主义题

材从量的层面已逐渐领先于幻想题材。应该

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幻想性、游戏性是先天

不足的。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本土幻想作品

在当代儿童阅读场中是被动隐身的。 然而，

儿童性、幻想性、游戏性构成儿童文学的特

质，幻想儿童文学是儿童，尤其是低幼年龄

段儿童最为亲近也最易于接受的文学。幻想

类儿童文学也是许多儿童成年后仍会念念

不忘的、美好的童年阅读体验。基于此，当下

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与幻想的比例不应打

破应有的平衡，幻想类儿童文学仍应该得到

创作的关注。

新世纪初的幻想类儿童文学创作热潮

多为仿效西方， 具有独立美学精神的本土

幻想作品极少。 以传统幻想文学资源丰沛

本土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路径， 对于本土

儿童文学的艺术开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多位作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但值得警

示的是， 对中国传统幻想资源的当代利用

需避免标签化、拼贴化、生搬硬套、粗制滥

造等问题； 部分创作虽然在主观意愿上力

图弘扬传统文化， 但主题先行或知识先行

冲淡了叙事文学的艺术性，仅仅停留在“儿

童读物”的层面。 总之，既要提倡传统幻想

文学创作资源的弘扬与利用， 又要警醒简

单臆断式的运用及可能由此造成的文化戕

害。 期待更多优秀的、承载中国精神与中国

文化魅力的本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逐渐

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世界呈现。

第三， 当代儿童文学以开放的姿态热

切迎接来自各领域的创作资源。 创作的跨

界，评论的互动逐渐增多。 正像优秀的作家

需具备优质的世界文学阅读视野一样，儿

童文学同样需要一种打破文学边界的整体

性视野。 伴随跨界的创作互动与国际视野

的交流， 伴随基于文学性立场与基于儿童

性视野的碰撞， 基于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

认识， 儿童文学的禁忌与边界问题再次触

发多维探讨。

儿童文学是一种自具魅力的文学表达，

且因其面对的独特受众而有了文学技法、

思想深度、表现领域等诸多限制。 相较于成

人文学， 儿童文学始终是存在表现的 “禁

忌”的，比如性，比如暴力。 但一度以来，儿

童文学创作的 “禁忌” 评判有粗暴加码之

势，尤其出现一些对作品断章取义的批评：

如虽然有时某片段的描写是出于对某人物

塑造的需要，并不代表作家的价值判断；虽

然有时主人公身上出现了某种价值判断的

缺失或道德的僭越， 但实则是人物成长的

铺垫等，都曾遭抨击。 什么可以写，什么不

可以写，是武断的说法，应该关注的是以怎

样的态度去写、如何去写的问题。 此类“禁

忌” 评价对创作环境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

情。 因为限制，大部分作品规避了苦难、死

亡、丑恶、权谋、青春爱情等“禁忌”，作家们

努力将儿童文学创作净土化，理想化。 这样

的创作， 面对幼儿期与童年期的儿童读者

尚可，对少年小说而言，不但形成隐形的枷

锁，禁锢作家的创作，而且逐渐导致面向少

年读者、 尤其是由少年向成人过渡时期的

青少年读者的作品数量较少， 且完全不能

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儿童文学创作的边界与禁忌，需对不同

年龄段的儿童文学创作区别对待。对低幼儿

童而言，他们尚未形成初步的理性思考与判

断能力，净化与理想化是有必要的，也符合

他们认知、理解能力发展规律的。 但是对于

步入青春期、 踏上社会化进程的少年而言，

这样的态度就显得伪善有余而诚恳不足了。

当下的少年早已不仅仅是依靠书籍和成人

获取对社会的认识，而是在多媒互动、海量

信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成人的世界可谓

洞若观火， 甚至某些方面超越成人的认知。

他们常常冷眼解剖成人的意图，甚至以过激

的姿态反击成人的话语霸权。 因此，少年文

学的创作急需摆脱“净土说”的束缚，重新思

考如何表现生活。近年来已有多位作家有意

识地为少年读者创作，有意识地突破儿童文

学领域的书写“禁忌”，摒弃粉饰、虚化，直面

少年人的成长困境与心灵之殇。这不但是对

儿童文学的书写边界给予的富有意义的拓

展，更以直面真实的严肃姿态表现了对少年

读者的尊重。

虽然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考量中国当

代儿童文学创作， 仍显见诸方面的不足，

但可以判断，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迎来

了最好的时代。 量的层面不断积累的创作

现象必然催生质的层面富有意义的提升；

跳出当下视野、本国视野的文学打量与不

断延展的多维文学互动，必将碰撞出若干

值得洞察的深层问题；媒介以及其他外界

力量对作家创作节奏、 方式与去向的影

响，仍将更紧密地伴行于当代儿童文学的

未来发展。 而探讨儿童文学，还有一个始

终需要坚持的基点———儿童文学受众的

特殊性。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的“儿

童性”追求，是儿童文学在“文学性”之外

的又一重要的规定性。 这种特殊性非但不

容被忽视，还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警醒与自

觉。 “儿童”这个阅读主体“本位”的抽离，

无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教育倾向、90 年代

的艺术倾向， 还是随时显现的精英倾向，

都将导致理论本身的不能自洽与儿童对

儿童文学的疏离。

一方面，没有足够明晰的、基于作家主体的思想认识与精神灌注，不足
以支撑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穿越时代的典型意义。 另一方面，基于儿童文学的

美学追求，一种隐在的未来预判，人类层面的人道悲悯与理想诗意，仍是极

具意义的。

儿童文学的边界、蜕变与突破

（上接第 8 ?）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

“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

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 当我们以尊重儿

童性的名义， 把几千字的经典文本删改成

几百字讲给孩子， 儿童的阅读会是怎样的

一种贫乏？ 此类儿童文学的“弱智化”和经

典儿童文学的“非经典化”现象，难道与我

们过度强调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幼稚、 非理

性、脆弱、无知等所谓“本质特点”无关吗？

有关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总是以它不

同于成人文学为前提，儿童文学在不断建构

和维护一个有差异、 有界限的合法化身份

时，经常是通过与成人文学相比较来作为立

论的基础。 或者说，儿童文学的存在和本质

依赖于成人文学来确立，但成人文学却从不

依赖儿童文学来界定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

讲，儿童文学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 它

越是强调自身的差异性，就越是无法摆脱

对成人文学的依赖关系。

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
在：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

对于创作而言， 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

儿童及其童年， 就可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

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

差异性而拒斥共性与互融， 无论是以成人

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 还是

丑化教师与父母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

好，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

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 我们

永远无法仅仅根据一个孩子的年龄确定适

合其阅读的书， 也很难像教科书那样根据

年龄精准创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

作家不应关注“儿童性”，而最理想的状态

大概就如曹文轩老师所说，“孩子就在你的

灵魂之中”，不需要刻意迁就。

因此在尊重儿童差异性的同时， 我们

或许应该接受另一种可能：“不再以儿童的

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殊世界的不可

侵犯性， 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儿童自

主。 儿童和成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的

世界里。 ”（《西方儿童史》）进一步融合儿

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将儿童从隔离的“秘

密花园”中解放出来，共同来理解、参与、

建设这个“美丽新世界”。 我们需要重新审

视现代儿童文学预设的二元对立。 超越简

单的对立与封闭，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

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这些人

类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

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那些

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

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年中国书系”

显示出它的独特意义。 它所呈现的童年风景

超越了狭隘的童年观念，以成人的“第二次天

真”在“更高的阶梯上”升华了童年经验，童年

话语与成年话语交织，建构起儿童世界与成

人世界之上的“第三的世界”。 它们首先是

好的散文，同时又是好的儿童散文。


